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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临近开学，清河中学一年
一度的学校商店承包投标在即。季校长
吃过晚饭开始串门。

季校长是半边户，老婆嫌工作累工
资少不肯下食堂，就年年承包学校的商
店。老师们背地里私语，这几年季校长承
包商店发了财，每年的承包费在7000元
左右，可利润在四五万元之间。明眼人都
清楚，季校长小女儿读大学，大女儿读
研，家里还有小车，所花的钱从何而来？

何主任年过而立，老婆没工作，也想
承包商店，但他起了几回架势都越不过季校长这道坎。

何主任原来是一名普通老师，因能书一笔好字，又能写一手
好文章，而且口齿伶俐，做事勤快精爽，教学成绩又好，季校长慧
眼识英雄，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学校要写什么汇报材料，要迎
接什么检查，何主任打理得井井有条，汇报材料一应俱全。教育
局通知校长开会，季校长借故托何主任代替他开会，散会后何主
任忙着给季校长进货，这样既省了车旅费，又避免了季校长假公
济私之嫌。每个学期伊始，各班要买扫帚、簸箕、墨水、纸张以及
办公用品，都是何主任出面到学校商店购买，然后分发到各班，
期末算总账。正因为有这顶“办公室主任”的帽子，何主任不敢下
死劲同季校长竞争商店。

季校长曾许下承诺，只要他继续当校长，一定会把何主任扶
到教导主任的位置上。在所有的处室领导中，教导主任是最有希
望升校长的，因此这种承诺是极具诱惑力的。可是，后来搞教导
的谢教导升了副校长，季校长却把他的姨甥金老师提了教导主
任。季校长说姨妹给的压力太大了，亲情难挡，不提拔姨甥恐怕
姨妹要造我的反了。再后来这位金教导主任一路攀升，调往别校
当了校长，教育局却派了一位姓杨的老师来当了教导主任。季校
长苦着脸说，官大压死人呀，你知道这位姓杨的是什么人吗？他
是局长的侄儿，我拗得过局长吗？不过事不过三，以后只要有机
会，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压力，我一肩扛住提拔你。

何主任当然不是傻子，他意识到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他说树
挪死人挪活，他想调往其他学校教书。像他这种有能力又肯干的
年轻老师是抢手货，哪儿都争着要。可是季校长就是不肯在调动
申请上签字，没有原任校长的签字，别的学校不敢接纳，这是个
原则问题。季校长批评何主任急躁没有耐力，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歹也就等一两年，如果
现在急着调走不是功亏一篑吗？

何主任栽着脑壳不知说什么，碍于面子，他几次打消调走的

念头。
季校长来到何主任家里，是同何主

任商量承包商店的事。季校长说，这次想
承包商店的人有好几家，恕我直言，你也
想承包吧？何主任笑笑，连连摆手，我不
想承包商店，我还是想调走，我的调动申
请都送到人事股了，就等着你季校长大
人签字啦。季校长调侃道，“老九”不能走
哇，你莫想歪了，我是不会放你走的。听
我的话不会错，如果你明年仍没有升迁
的机会，我把商店的承包权让给你，你满

意了吧？
何主任莫名其妙地笑笑，一时语塞。
季校长继续说，我们说正经的吧。据我了解，张老师、李老

师、陈老师三家都想承包商店，我已经做好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了，
只要他们肯退让，事成后我各给他们1000块酬谢金，酬谢金他们
已经收下了。你也一样，只要你肯帮我，也给酬谢金1000块。

何主任一直缄默着，季校长知道何主任默认了。
投标一改以往投明标的方式，采用投暗标，谁投的标高谁中

标。参加投标的有季校长、张老师、李老师、陈老师、何主任。大家
心知肚明，这纯粹是在演戏，谁中标彼此心中早就有数。

投标的过程很顺利，五家人把写好标底的纸条递了上去，然
后逐一展开。张老师的标底8500元，李老师的标底9200元，陈老
师的标底 9500元。还剩下季校长和何主任没有开标，季校长朝
何主任努努嘴，开标吧，别磨蹭了。何主任笑笑，你先开吧，看谁
能笑到最后。季校长就开了标，标底11000元。就有人欢叫，校长
中标了，请客请客。

季校长似乎突然想起何主任的标还没开，就说，何主任现在
轮到你开标了。何主任蹙了蹙眉头，就慢慢展开了纸条。何主任
的标底是11010元。大家愣住了，季校长胀得满脸通红……

何主任老婆开始打扫卫生，清理货柜，起着马上开业的架
势。

翌晨何主任还窝在床上，季校长打来电话，说何主任撂在人
事股的调动申请他已经签字，只等着何主任去人事股拿调令了。

何主任离开了清河中学，调到一河之隔的白浪中学当了一
名普通老师。自然商店的承包权又花落季家。后来，季校长收到
何主任发来的一则短信：季校长，谢谢你对我的多年栽培，请原
谅我违背了君子协议，与你争夺商店承包权。可是你应该清楚，
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加高标底假戏真唱，你能放我走吗？

季校长打个尿战，好久不吭气……

标 底
□杨国峰

马三急匆匆走进办公室时，墙壁上那石
英钟正好走到了9点整。见大家都转过脸来
看着他，便随口扯了个谎，说是昨晚参加同
学聚会时因为穿少了衣服着凉感冒了，结果
回家后晕晕乎乎的一直没睡好，致使今天早
晨起晚了，一路马不停蹄赶来上班，还是迟
到了。近来，马三常常熬夜搓麻将，为此他已
3 次未能按时到单位上班。以往，他总是归
因于路上堵车，他觉得今天再拿这话当借口
已经说不过去了。

说话间马三坐到了自己办公桌前。不料
坐下不多久，对面办公桌的小王忽然问他吃
过感冒药没有，听说他还没吃药，立刻从抽
屉里拿出一盒维C银翘片扔了过来，并起身
帮他倒来一杯开水服药用。马三见状犯了
难：好端端的吃什么药呀？本想说自己感冒
不重，不吃药也能抗过去，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这样说容易
让人生疑，于是改口称自己有些发烧，吃维C银翘片可能
不管用，一边用手摸着额头，做出一副软蔫蔫的病态。没
想到话刚说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关心起他来，其中
有人还建议他马上看医生去。这建议立即得到了包括科
长在内的所有人的响应。一向关注下属健康的科长这时
二话不说便准了他半天假，并吩咐同事小王陪他一同去
就医。

事已至此，马三只得与小王一道走出单位。附近有家
小诊所，于是灵机一动往那诊所走去，一边叫小王回单位
忙去，说他就近到这里看医生去，不用他陪。可恼的是小
王不肯离开他，说他难得上班时间出来溜溜，再是刚才科
长也吩咐过了，他得好好陪着他。

两人一起走进诊所。里边坐诊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
医生。医生听马三自述发烧，立刻递来一支体温计让测体
温。马三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再次叫小王离开，说你不回
单位，上街去办别的事也行；还说自己眼下感觉不是太
坏，不用他在这里陪着。但小王对马三的苦衷显然是一无
所知，说自己不想上街，也没什么事要办。所幸马三测体
温时，这小子一直天南地北地跟那矮胖医生扯闲话，而诊
室隔壁的桌上放着两个热水瓶，并且那屋子里恰巧没人，
因此马三得以顺利拔出瓶塞，把体温计伸向那氤氲着热
气的瓶口加温。而后矮胖医生和小王自然就都确定马三

“发烧”了。然后开处方。开罢口服药，矮胖医生又给开了

针剂，说是要输液。开口服药无非是多花了一
些冤枉钱，打针输液怎么行？马三于是忙不迭
拒绝，说自己这感冒吃吃药就能好。矮胖医生
说你的体温都39.2℃了，不输液退烧怎么行？
这液一定得输。小王也在一旁帮腔，叫马三听
医生的。说话时马三注意到处方上写的是安
苄青霉素，便又顺嘴扯谎说自己以往发生过
青霉素过敏，不能打青霉素类针剂。矮胖医生
说这都好办，改打先锋类抗生素就是，说着重
写一张处方，也不再跟马三商量，只高声吩咐
注射室赶紧配药。

马三心里叫苦不迭，没病输液可不是什
么好事。可事到如今，再坚持着不肯输，万一
让小王看出破绽，将来把这事传出去，自己还
怎么做人？两相权衡，马三只得无奈地躺上病
床，让护士往手背上扎针。

望着那淡黄色的药液一滴滴进入自己的体内，马三
心里很不是滋味，思忖再三，终于想出了主意。于是又谎
称解大便去了厕所。趁着为他拎吊瓶的小王在外等候时，
马三悄悄拔出吊瓶一端的插头准备放出来一些药液。正
忙碌时，外边小王忽然发一声喊，问马三解好手没有，怎
么这样久没出来？马三正紧张着，听小王这么一喊，手上
不由得一哆嗦，结果把那吊瓶“啪”地砸在坑位旁。

小王闻声急火火冲进来，问马三发生了什么事。马三
无以解释，只好扯谎说自己刚才解手起来时因为头晕打
了个踉跄。随即那年轻护士也赶了来，与小王一道，将马
三扶上床，然后帮他拔针、取走吊瓶。正担心矮胖医生再
让他输液，却听到医生正在诊室那边打120，说这里有个
病号，急需送往市医院。马三猜出他说的是自己，慌忙嚷
着制止，说自己刚才只是有些头晕，用不着大惊小怪叫
120。矮胖医生根本不理他的茬儿，只顾跟电话那头通话，
而后搁下听筒走过来,说我是医生，我得为你的安全和健
康着想；再说我们这么家小诊所，万一出了问题我可担待
不起……这边矮胖医生啰唆个没完，小王又不知何时跑
了出去，正在门外火急火燎地跟他们科长汇报马三的“病
情”，听那语气很是急迫。马三便又叫嚷着制止小王，见小
王不听他的，而矮胖医生和那护士又死死按着他不让起
来，马三便顾不上再说别的，只得躺在床上忙忙碌碌地想
心事：到时市医院的医生来了应该怎么应对，单位里科长
他们来了又该如何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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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福30多岁了，还打光棍。长得很白净，很
瘦，身板薄得像一张梧桐板儿。一身书卷气,有
才。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广有涉猎。偏爱《聊斋
志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会吹箫，痴迷《苏
武牧羊》，偶尔吹一些奇怪的曲子，听起来很顺
耳，都是自己编的。善下顶棋。长于说书，“五女
兴唐传”、“薛仁贵征西”。筋节处拿捏得很到位。
他是怎么学来的？听收音机，手里有书。晚上，生
产队记工分，人齐了，他准会说一段，以供消遣。
烟酒都沾边儿，一般化儿。他祖上中过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除了书，没留下什么。甘
福住的这条胡同，也跟进士沾了点边儿，被称作
进士胡同。

胡同北头第一家，两间草坯屋，半截黄土
墙，就是甘福的家。院子里有棵丁香树，树龄有
100多年了，开了100多年的花。它开白色的花，
洁白如雪，素雅清香。院门上的春联年年不变：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横批：书香门第。这是
甘福亲自撰写的。他写一手好字，魏晋风韵。

家里的书堆得到处都是，炕头上，枕头边，
墙角旮旯，这一摞，那一摞，走路都碍脚。透出一
种很浓的旧书的味道，挺好闻。

农闲时节，走行不离书，蹲在墙角，倚着草
垛，背靠大树，沾着唾沫儿，翻，翻，看得很慢，有
滋有味。行人问他：“甘福，又看闲书？”

“嘿嘿。”
“甘福，看本啥书？”
“容斋随笔。”
“有这本书？”
“嘿嘿。”
“甘福，今又看啥？”
“广阳杂记。”
“没听说过。”
“嘿嘿。”
“甘福，今儿又看啥书？”
“三国。”
“咋又换了？昨儿不是看聊斋了吗？”
“嘿嘿。”他的笑很特别，从不大笑，一咧嘴：

嘿嘿。就算笑了。
有时和人下顶棋，蹲地上，一手握书，一手

举子——草棍儿或石子。从不悔棋，没人能下得
过他。

他喜欢教胡同里的孩子背诗、写字。孩子都
贪玩，不爱背诗，也不爱写字。老远都躲他，冲他
做鬼脸。半大孩子，仗着跑得快，敢跟他叫板儿：

“来，追我呀！”甘福拔脚去追，孩子带他串胡同，
村里胡同多，张家胡同、王家胡同、油坊胡同、憋
死牛胡同……大大小小，都有名堂。“咚、咚、
咚”，串一条，转出去，“咚、咚、咚”，又一条，串来
串去没影了，累得他手扶墙，干瞪眼，追不上。

孩子还不算完，编个顺口溜：先生，先生，你
真坏，串遍胡同抓小孩。先生，先生，你真狠，抓
住小孩打一顿。甘福拍膝喊冤：我何时动过你们
一指头？孺子不可教也。冷不丁被他逮住一个，
乖乖地跟着走，腚大的院子里，丁香树下，两只
小板凳，你一只，我一只，坐得端端正正。摇头晃
脑，抑扬顿挫。听话了，兜里还有糖，奖一块。巴
格巴格，真甜。丁香花开了，真好看，真香。

胡同里的姜大娘，信菩萨，吃长斋，一副热
心肠。四处替甘福张罗媳妇。一有着落就拉他去
相亲，人倒看了几个，他一个也没看好，一个也
没看好他。

总算有个小寡妇相中他了。人家就提出一
条：房子有点小，家口大了，住不开。让他想办法
多盖两间房。小寡妇拉俩孩子。甘福却说：“鹪鹩
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小寡妇听不懂。甘福向她
解释半天，小寡妇听懂了，说：“合一起，咱们可
是4只大鹪鹩啊！”

有人劝甘福，差不多就行了，再拖下去可就
打一辈子光棍了。甘福不以为然：“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
车马多簇簇。”

姜大娘从小养大的小外甥，名字叫东方，一
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很淘气，很聪明。进6岁了。
常被甘福捉去背诗。别看孩子小，背够了，也不

听他的。有一个绝招，很灵，满地打滚儿。治得甘
福一愣一愣的。甘福费了不少脑筋，有了，他爱
听鬼狐故事。甘福拿讲故事逗拢他背诗，听一个
故事，背一首诗。真管用。慢慢的，甘福拿一部

《聊斋志异》，换他背了半部《千家诗》，临了百遍
《九成宫》。

鬼狐故事听多了，这孩子突然问他：“人家
都有媳妇，你为什么没有？”

“这……”
“说呀。”
“你可把我问住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噢？”
“说不定哪一天，狐仙就会跑你家来，给你

当媳妇。”
“借你吉言。嘿嘿。”
姜大娘的院子里有一棵顺筋树。开白花，结

红果，果实比樱桃小，中看不中吃。花也很小，香
味很淡。树却很神奇，枝条可以治扭伤，功效奇
特。四乡八疃，不时有人来借一根树枝，借是客
套话。折吧。姜大娘心善，有求必应。

据说，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棵顺筋树。它
长在一个好地方。

这天，甘福坐在胡同口的石碾上看书，有个
大嫚向他打听路：“姜大娘家怎么走？”甘福将书
一合：“随我来。”来人看上去不过20多岁，长得
要多俊有多俊，扎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在背后一
甩一甩的，辫梢儿真好看，就像麦子才打苞儿。

她和姜大娘拉了半天呱儿，家长里短。甘福
在旁边凑凑，听出来了，她叫兰香，家住河里套，
弟弟不小心扭伤脚了。

河里套不是一个村名，也算不上一个地名，
从柳村往东，不过 10 里，有一条大河，叫小沽
河。河堤上种满了杏树，春天花开，一片粉白。沿
河而居七八个古老的村落，一拉溜，绵延十几
里。那里的人对外好称自己是河里套的，具体哪
个村，省了。外面的人去那里走亲访友，对人说
起来，也是一句：去了趟河里套。为何称为河里
套？无从考证。河里套出美女，都这么说。眼前这
人——兰香，美的逼人双眼，举手投足间，别具
风韵。

兰香拿了顺筋树枝，并未直接回家，而是跟
甘福走了，上他家看丁香花去了。来时的路上，
她就发现，墙头探出一截树枝，随风摇出几片
白。原来是她的引路人——甘福家的丁香花开
了。

丁香树下，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一面之缘，
能说些什么呢？

丁香花还没谢，兰香又来了，骑一辆崭新的
永久牌自行车，春燕掠水般，轻盈地穿过村街，
在胡同口一闪，不见了，甘福的院门吱扭一声就
关上了。屋里传出一阵箫声，清幽悦耳。

月上柳梢头，甘福送兰香出村口。一条古
道，洒满月光。一路清脆的车铃声。

此后，每逢初一十五，兰香就来一趟，很有
规律。白天来，晚上走。白天，甘福还得下地干活
挣工分，他不是个偷懒的人。兰香就在家等他，
帮他做饭、洗衣服、整理书、收拾家，什么活儿都
干，俨然一个贤惠媳妇。收工的人们老远看见甘
福的屋顶上冒出了炊烟，就知道是兰香来了。

难道真应了那句话，才子佳人？几个正在年
龄上的小青年，看甘福的目光都透出一股老陈
醋味儿。眼瞅着兰香笑意盈盈，飘然而至，飘然
而去。甘福踱着四方步，斯文不减，满面春风。

“他们怎么捣鼓上了？”
“不会吧？先不说模样儿，年龄也至少相差

10岁。”
甘福略有耳闻，一笑了之，谁解其中味？
姜大娘问甘福：“跟她捉对象了？”

“算是吧。”
“哎哟，真是祖上积德了。”
“嘿嘿。”
“咋还不去女方家提亲？”
甘福说：“不急，先谈谈。”

“这种事别拖拉，老古语说得好，夜长梦多，
你念书多，又不是不懂这个理儿。”

“我懂，我懂。”
“那就快点，我给你做媒。”
“可是……”
“黏糊个啥？媳妇上了炕，媒人断了账。大娘

还等着吃猪头呢！”
“可是……”
“又来了，你哪都好，就这点大娘看不中，啥

事都拖泥带水的。”
“此事非同小可。”
下了第一场严霜。地上一层白，屋顶上一层

白。鸡犬踏过，留下一地梅花爪印。
大清早，甘福拾粪回来，撅个粪篓子刚走到

胡同口，碰上孙二嫚，腋下挟把麦秸草。孙二嫚
是他嫂子，甘福有个哥哥叫甘财，怕老婆。

孙二嫚外号孙二娘，本不是个善茬儿，闯门
子，擦拉老婆舌头。闹分家那会儿，明着欺负甘
福老实，祖上留下的8间老屋，硬是分给甘福两
间，满口混理腔：一个人蹲着，打旁练都住开了。

两间就两间吧，“日有广厦千间，夜宿一席
之地。”甘福认了，孙二嫚却不算完，非要把甘福
院子里的那棵丁香树挖走，移栽到她家的院子
里，开个花，多好看。甘福死活不同意，不怕斯文
扫地，一腚坐到地上，两腿盘树，双手抱书，打个
铁扣，死活不松开。孙二嫚又蹦又跳，连咋带唬，
没用，我自岿然不动。她恼羞成怒，拿起镢柄，狠
狠地捣了他一下子，悻悻离去。

孙二嫚不舍气，处处找甘福的茬儿，开口便
骂，她上学不多，骂人的词儿不少，什么四不像，
吃饱蹲，老光棍，长虫戴礼帽——假装大先生，
等等。连她这个外号都赖在甘福身上，非说是甘
福成心作贱她，别人起不出这么个外号，他整天
读《水浒》。嘿！她还懂这个。

甘福张口喊声嫂子。孙二嫚哼了一声：“以
后少叫那个狐狸精来。”

甘福说：“你这是何意？”
“少废话，我四眼不爱见她。”
“你指的可是兰香？”
“不是她还有谁？”
“与你何干？”
“呸！狐狸精。”
“你不讲理。”
“谁不讲理？俺家的老母猪刚下一窝小猪崽

儿，那个狐狸精来一次，小猪死一头，还不都是
叫她妨的？”

“岂有此理！”
甘福不想听她胡搅蛮缠，将粪篓子往地上

一撂说：“看，驴屎蛋子滚层霜。”孙二嫚天生一
张黑脸，搽了一层厚厚的粉。孙二嫚没反应过
来，还真抻着脖子看。甘福撅起粪篓子赶紧回
家，在院子里听见孙二嫚骂他：“老光棍，不得好
死，有失斯文！”她总算骂了句像样话。

孙二嫚还不舍气，四处扬言：谁敢给甘福做
媒，就把她当豆包吃了。她爱吃豆包。

姜大娘偏偏不信这个邪，三番五次催甘福
快打谱儿。她亲自出马给他做媒。甘福还是那句
话：“再等等，此事非同小可。”气得姜大娘再不

理他。
腊月二十三，灶神上了天。甘福忙欢了，

写春联。过年打糕，一年一遭。对甘福来说，
写春联何尝不是？大队部按个点，生起炉子，
坐上水壶。支摆开桌椅，笔墨纸砚。一缸子茉
莉花茶，冒着热气。甘福半卷衣袖，开写。家
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谁让他写一手好字呢？
为人民服务。

甘福写春联这几天，兰香天天都来，起早恋
晚。站在他的身旁，帮他研墨，抻纸，笑眯眯地看
他写字，很入神的样子。这时的甘福意气风发，
按捺顿挫，笔走龙蛇。迎祥纳福的吉利话，信手
拈来。每写完一副，甘福就端起茶缸喝一口茶，
上下一端量，看兰香一眼，兰香抿嘴一笑，学他
的样子点点头。

有人起哄：“甘福，啥时吃你们的喜糖啊！”
“嘿嘿。”甘福笑笑。兰香脸颊飞红。
甘福似乎来劲了，破天荒地写了一副戏谑

之联。后街有两口子，出了名的又懒又馋。一
人一个外号，男的叫“臭相鱼”，女的叫“绿豆
蝇”。结伴来请甘福写春联，甘福提起笔来，说：

“取个吉利嘛，来点好吃的如何？”正中对方下
怀，“那敢情好。”刷，刷，刷，大笔一挥，上联：天
天远离一里九外；下联：顿顿迎来二上八下。什
么乱七八糟，哪见一口好吃的？对方冲他瞪眼，
甘福笑了笑，“别急，听我给你解释，一里九外是
指窝头。”

“窝头？”
“是啊，做窝头是不是一个指头钻里面，九

个指头外头转？”
“咦？还真是。”
“再看二上八下。”
“怎么讲？”
“包饺子吃。”
“包饺子？”
“是啊，包饺子是不是两个指头在上面捏？

八个指头在下面托？”
“哎哟，太好了。”
“再送你一个横批。”
甘福提笔写了4个字：大鱼大肉。两口子看

了直流口水。“绿豆蝇”说：“你真有才。”“臭相
鱼”说：“给她编个啥词？写来我看看。”她指的是
兰香。甘福微微一笑，略一沉吟，提肘悬腕，挥笔
写下：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字体
遒劲飘逸，笔墨酣畅，有右军遗风。

转眼就是新年，初一到十五，兰香没来。甘
福趴家里不露头，很少上街。柳梢绿了，草儿青
了，杏花开了，丁香花又开了。兰香再没来。

甘福天天站在村口张望。古道犹在，斯人邈
矣。

兰香说不来就不来了，谁都觉得奇怪。
甘福像中了邪，失魂落魄。每天晚上就知道

吹箫，呜呜咽咽，如泣如诉。
甘福变了，一句话也不说，精神恍惚，见人

就笑：嘿嘿。见狗也笑：嘿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只剩一声笑。

甘福疯了。
每天抄着手，在街上鼓涌，嘿嘿。有时去追

一只在地上觅食的麻雀，迈着狗踮子步，扑棱
棱，麻雀飞走了。嘿嘿。有时蹲在地上，用一根树
枝写字，不成文，不成句。遇见放学的小学生，便
向他们招招手，示意他们蹲下来，教他们写字。
调皮的孩子不等他写完，一把给抹了，一哄而
散。嘿嘿。他再也不会给孩子们讲故事了。书也

不看了，字也不写了，箫也不吹了，不知扔哪去
了。那是一支 8 孔紫竹箫，莹润光洁。饭也不做
了，冷锅冷灶，满屋清冷，“绝无烟火气”，不知他
是否还记得“广阳杂记”里这句话。

心术不正的人逗他，“甘福，快看，兰香来
了。”甘福急忙转头去看，哪有人？嘿嘿。

“甘福，兰香骑自行车从村外的古道上往这
走了，快去迎接啊！”甘福迈开狗踮子步，颠颠儿
地往村口跑。

他还记得兰香。
“该死的兰香。”
“害人精！”
“拍拍腚走了，连个影儿也不见。太狠心

了。”
骂兰香的话很多，谁都认为甘福相思成疾。

有人气不过：“找她去，让她说清楚，凭什么这么
折腾人！”说说而已，雷声大，雨点小。甘福都这
般模样了，找她有啥用？何况此事太过蹊跷，前
因后果全装在甘福的肚子里，可惜他一句话也
不说。

有一个地方，甘福常去。宝奶奶家。就在胡
同南头，三间老屋，住着宝奶奶一个人，她是五
保户，双目失明。生产队借了她两间房子，用来
记工分。宝奶奶巴不得这么多人每天晚上都来
陪她，说说笑笑的挺热闹，人气旺。她一个人太
孤单了。过去，除了生产队长，甘福是这里的主
角。记完工分，说半小时书。现在，甘福不能说
书了，过来凑热闹。好下棋的说：“来，甘福，下
两盘。”

“嘿嘿。”
“不带悔棋的。”
“嘿嘿。”
他的棋艺还是那么高，赢不了他。奇怪！
大家少不了唏嘘一番。又有人骂兰香：“真

不是个人。”宝奶奶听见了，拄着拐棍，摸索着走
过来，说：“兰香就不是个人。”

有人不明就里，说：“是人不干人事。”
宝奶奶说：“她跟咱们不一样，真不是人。”

“不是人？那是什么？”
“狐仙。”
“狐仙？”
人们不信，说：“狐仙没理由来害甘福这么

个老实人呀。”
孙二嫚信了，说：“天哪，吓死人了。她真是

个狐狸精？”
“甘福，兰香到底是不是个狐狸精呀？”
“嘿嘿。”
“唉！”
不久，有事实证明宝奶奶说的话靠谱。
姜大娘气不忿儿，干脆豁上工夫，去找兰

香说道说道。她转遍了河里套的大小村落，居
然没打听到兰香这个人。“臭相鱼”说得更吓
人，他去赶庙会，看见狐仙洞两侧贴了副对
联，一看就是甘福的笔迹：又是一年芳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

后记：出了柳村，沿古道一直往东走七八里
地，有一道古城墙遗址，长约数百步，平地隆起，
遍无只砖片瓦，杂七杂八的树木，荒烟野蔓，有
2000多年的历史了。上面有个“狐仙洞”，不知何
年何月起，每逢初一和十五，总有善男信女们前
去烧香祈福，不乏灵验。久之，形成了庙会，农历
正月十六，是赶庙会的日子。站在古城墙上，河
里套就在眼前。

又是一年芳草绿
□张吉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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